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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星空 

（四十四）

国粹生辉
薪火相传

本期，我们为读者介绍北京京剧院两位工作人员——舞美设计师李连生和鼓师杨

广同。正是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才成就了演员在台前的无限风光，而我们今天的

故事，可谓有“声”有“色”。

文◎ 麻 雯

李连生：
舞美设计师必须成为杂家

秋意浓，风穿过杨树的声音悦耳动听，片

片落叶配合起舞。已经退休的舞美设计师李连

生坐在自家阳光充沛的客厅里，四周摆满了他

的画作，人物肖像、风景写生、不同剧目的舞

台效果图……一幅未完成的油画作品支在画架

上，等待着进一步的润色。对于李连生来说，

画画是他一生的爱好，也是快乐之源。从事京

剧舞美设计近40年，他对舞台这块方寸之地有

着说不尽的情感。

参与样板戏舞美设计

 

李连生祖籍河北，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

从童年起便对画画情有独钟。初中毕业，在当

地文化馆老师的建议下，他报考了中央美院附

中。之后，又顺利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

196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李连生并没有接

到分配通知，而是开始在学校进行轰轰烈烈的

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初，他才和几个同学

正式分配到北京京剧团（北京京剧院的前身）

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几乎所有的艺

术团体都停摆了，全国上下只有几个样板戏在

大张旗鼓地排演。人生最黄金的10年里，李连

生不但远离了上山下乡和各种政治斗争，而且

刚出道便参与《沙家浜》《杜鹃山》这样的大

戏，不得不说是非常幸运的。

当时，《沙家浜》的大体框架已确定，

但音乐、唱词、舞美等仍需加工提高。第二场

《转移》的场景设置为“阳澄湖边，沙奶奶家

门前，垂柳成行，朝霞瑰丽”。但最初的舞台

体现不尽如人意，“柳树跟墩布似的，没有透

亮的感觉；天上的朝霞也只是简单的一道粉

红。”

“当年那种对艺术严肃认真的态度让我

印象深刻，可以说一草一木都不放过。《沙家

浜》第二场的柳树，怎么弄也不过关，老达不

到效果。为了这棵树，我们专门去了一趟杭

州、苏州，看看当地的树到底是什么样，包括

芦苇荡。最后拿出方案，柳树是软景，分两

层，后面一层是薄塑料，在上面绘制；前头一

层使用手绢布，薄而透亮，刷上乳胶，比较

挺。天幕则用幻灯来体现。为了体现彩霞缤纷

的色彩，同时还要保证亮度，我们运用了很多

特殊的灯具。”李连生回忆道。

与此同时，《杜鹃山》的创作也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根据《杜鹃山》的时代背景，李连

生和剧组沿着秋收起义的路线参观学习、收集

素材，一直走到了井冈山。

刚一毕业便有机会参与两部意义重大的

样板戏中，李连生受益匪浅。“抛开政治因素

不谈，我们刚到团里就有戏可排，能够学以致

用。另外，样板戏的要求非常严格，所谓‘样

板’，就要经得起推敲，将来才能立住。从艺

术创作的角度，这没有错，严肃认真，而不是

演几场就搁那儿了。我可以把在书本上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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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运用到实践中来，为今后的创作打下了一

定的基础，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除此之外，李连生在“文革”期间参与

舞美创作的剧目还有《节振国》《草原烽火》

《高山风雪》《刑场婚礼》等。有的搬上了舞

台，有的仅停留在案头工作。总的来说，这段

岁月是充实而忙碌的，他也从对京剧一无所知

到慢慢爱上了这门艺术。在校期间，李连生接

触更多的其实是话剧舞美，在实践中，与京剧

舞美有着不一样的要求。

“话剧更贴近生活，在表现手段上，主要

通过演员的台词、肢体动作，个别情况下加入

一点音乐。戏曲就不一样了，有歌有舞有打，

表演上虚拟化的成分多，因此京剧舞美要考虑

到其表演特点。不能在舞台上安排许多‘实’

的东西，尤其是平台的运用在传统戏里要慎

重，以免影响舞蹈。话剧很讲究平台的运用，

高低错落体现层次感。而戏曲则不然，新编历

史剧倒是可以用，但必须跟戏紧密结合。”对

于这一点，李连生颇有心得。

新编历史剧考验舞美功力

传统京剧讲究“景在身上”，强调“一桌

二椅”的虚拟性，舞美可施展的空间并不大。

但新编历史剧则需要营造环境、烘托气氛，体

现时代感。在职期间，李连生参与创作了新编

历史剧《逼上梁山》《汉文皇后》《西厢记》

《管仲拜相》《铸剑》和现代京剧《黄荆树》

《党的女儿》等的舞美设计，以及担任京剧

《中国公主杜兰朵》（魏明伦编剧）的舞美设

计和中日合排的歌剧《魔笛》的中方服装设计

等。其中，《管仲拜相》还获得了青年剧目展

演的舞美设计奖。

《西厢记》的舞美创作让李连生记忆犹

新。“这个故事发生在普救寺，歌颂崔莺莺与

张生之间的爱情。我把大环境安排在庙里，采

用了一个台框，不占表演区。二道幕位置则放

置了一个缩小的台框，框上的图案是庙里的壁

画、佛龛，让观众能够明白故事发生的地点。

二道幕之所以用缩小的台框，目的是使后景和

前景之间有所隔断。前景提供必要的景片和支

点，后景就可以做一些气氛，比如色调、软景

之类的。”

除了进行舞美设计，有时李连生还要负责

绘景。绘景可是个大工程，尤其是绘制天幕，

将10米高十六七米宽的画布铺在地上，一画就

是三四天。颜料采用水粉，“将塑料袋装的各

色粉末用胶水调匀”。

“现在舞台上的绘景越来越少了，大多

采用电脑喷绘，还有的直接用影像。我觉得有

些时候还是绘景更好，舞台要跟真实的东西保

持一点距离，完全真实了，艺术品位反而降低

了。假如排一个大型歌剧，天幕直接用影像打

上去，跟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绘画的笔触、

色彩是独特的，而影像是真实的景，跟表演不

是太融合。虽然打影像比较省钱，但韵味不一

样，真正讲究的还是要画出来。”李连生略带

遗憾地说。

一路走来，他目睹了京剧舞美的发展和变

化。高科技的运用固然便捷、炫目，但不免失

掉了手绘的艺术感。至于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样

子，李连生认为“多元化”是最终的趋势，“对

于京剧传统剧或者新编历史剧，我个人倾向要

空灵一些。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所谓大制作的剧

目，搞得非常真实，花啊草啊堆得满台都是。

不可取。如今，京剧市场不太景气，虽然各个

剧团做了很大的努力和尝试，去各个大学宣传，

争取青年学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不得不说，

京剧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毕竟是封建时

代产生的艺术形式。当然，从学术角度上讲，

京剧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被称为世界戏剧的三

大表演体系（以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德

国的布莱希特和中国的梅兰芳为代表的三种表

演体系）之一。戏曲的未来怎么走决定着舞美

的走向，戏怎么改，我的景才能随着。”

在罗马演出

《中国公主杜兰

朵》时，李连生

（右一）与演员

一起谢幕

李连生正在绘

制《同光十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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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正值京剧

各个行当青黄不接的时期。这一年，在山

东，3600名怀揣着京剧梦的年轻人参加了中

国戏曲学院的招生考试。经过千挑万选，

最终录取了6名学生进入了学院学习。杨广

同，这位当今被人推崇与赞扬的著名鼓师，

就是其中一位。

儿时的杨广同生活在样板戏盛行的年

代。杨先生的老家在济南郊区农村。每当帮

家里干农活的时候，总能听到村子里的喇叭

广播，那时候经常播放的就是样板戏。《奇

袭白虎团》《沙家浜》这些戏反反复复地播

放。虽然那会儿的杨广同年龄很小，还不能

理解复杂的戏词，但是八个样板戏的曲调却

都能从头哼唱到尾。照杨先生的话说，“这

对我将来从事鼓专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

对京剧的痴迷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中，

“脑子里灌满了样板戏的音符、念词，虽然

对其中的锣鼓不懂，但是却清楚地体会到那

有力的节奏。”

杨广同先生的哥哥当时在山东艺术学院

学京剧月琴，受他的影响，杨先生也学习了

6年京胡，越学就越感兴趣。当他被招入中

国戏曲学院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肯定

是继续学习京胡。如果是这样，当今的京剧

鼓师界就少了这样一位优秀的鼓师了。

命运往往并不能遂人意，但是冥冥之中

却早已安排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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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退休后，李连生的日常生活基本

上都被画画填满了。常常跟几个老同学结伴

到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边旅游边写生，不

亦乐乎。当然，京剧依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经典唱段百听不厌。“《沙家

浜》《杜鹃山》我都喜欢，尤其是《沙家

浜》第四场的三人轮唱。还有《节振国》徐

荣奎设计的唱腔也很让人回味无穷。此外，

我特别爱听程派，表现受压抑女性的唱段和

人物心情非常吻合。”

京剧舞美设计受京剧艺术本体特征的

制约，在诸多条条框框中寻找灵感和突破实

属不易。李连生深有感触地说：“做这么多

年舞美，当然有许多乐趣。但舞美设计想要

得到观众喜欢和专家认可，是一件很困难的

事。舞美不是独立创作，而是需要多个部门

的合作，尤其和导演的合作至关重要。另外

灯光、服装、道具……各个部门也都要协调

一致。与绘画不同，有了想法，想怎么画怎

么画。舞美设计限制比较多，也可以说限制

是这门艺术的特色，唯有在限制中寻求突

破，才是一名成功的设计者，因此提高自身

的修养非常重要。舞美这行可以说是杂家，

什么都需要知道一些，什么都要翻一翻看一

看。博物馆、美术馆是常去的地方，书到用

时方恨少，积累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都

说‘功夫在画外’，具体到舞美也一样。修

养高了，文化底蕴厚实，创作出的东西就是

不一样。另外，绘画基础也不能放，跟导演

谈构思谈想法不能空谈，要拿设计图与他沟

通。另外设计图也是舞美各部门创作的依

据，这就需要绘画基本功。”

而鼓听起来令人烦躁。知道我被分到了鼓专

业，我自己挺接受不了的。可是，当我进入鼓

专业进行了学习以后，感觉这个专业程度很

深，难度很大。那时候刚恢复老戏，于是我们

就从老戏的第一个音符开始学起。越学就越喜

欢，慢慢就深入其中了。我家里是农村的，我

又喜欢这个专业，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勤

奋。”

当时的音乐系鼓专业是6年学制的中专学

历。到杨广同上4年级的时候，“那会儿的鼓

师都是一些老先生，他们对京剧的曲牌、固有

的程式很熟悉，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很难在新

的创作中改变。我的老师方瑞山就将京剧电影

《岳云》的锣鼓设计重任交给了我。为了体现

《满江红》的爱国精神，根据旋律及音乐中特

有的节奏类型，我为此片配上了符合要求的锣

鼓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一电影作品由

儿影厂出品，当年就获得了当时的电影最高

奖——铜牛奖。即便今天回头去看这部电影，

依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戏曲电影。

1984年，杨广同从学院毕业，分配到了当

时的北京实验京剧团。开始的时候是打些小

戏。后来开始与著名张派传人王蓉蓉合作并进

入青年京剧团。当时的院长是石宏图，他对这

些年轻的京剧人非常关爱。很快，他们先后排

演了《白蛇传》《秦香莲》等一系列优秀剧

目，又恢复了一些老戏，比如《西厢记》《状

元媒》等等。“有时候看那会儿的剧照，真是

与鼓结缘

1978年招生的时候，著名京剧教育家方瑞

山找到当时的校长史若虚，提了一个要求。

他说：“以往的招生都是弦乐挑完了再挑打击

乐。鼓师是京剧的灵魂，所以这次改一改，让

我们挑完了，剩下再由弦乐的挑。”就这样，

杨广同被分配到了鼓专业。他说：“当时我很

想拉胡琴儿。因为我觉得胡琴儿能拉出音乐，


